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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找到屬於你自己的葛瑞斯中士吧……

南台灣的烈日當頭，我們花了一個早上

就順利地完成了輕武器射擊訓練。

頂著鋼盔擎著步槍，準備從靶場搭軍卡

回營區用午餐，車程約莫要 40 分鐘，車

上擠了 30 多人，軍卡的座位是兩排對坐

的，雖有車蓬可以遮陽避雨，卻也使得空

氣不大流通，所幸在卡車行進時還會有些

涼風吹入，但車一停那種悶熱的感覺又會

襲來，30 多個渾身汗味的男生擠在一塊，

幾天前的畢業離校座談會上，即將畢業的學生請問我該如何面對未來的工作，

如何領導士官兵，學校教的未來不夠該如何加強，以及我自己當年的經驗。

這麼大的問題，有限的時間內，我只能原則性地提醒他們，不要用在學校帶學

弟的方式去帶士官兵，加強自己讓別人尊敬你，尊重他們帶他們的心。

今早，突然接到詹士官長的來電敘舊，他已經退伍十年了，我們一起回憶三十

年前的初次相遇，他當時是相當資深的老士官長，擔任測量二艇艇長，我是剛畢

業的少尉測量官，年紀與經驗都與他差了一輩，在台中港每天一起執行任務，他

說最近做夢常夢到自己在開船出任務，也許正是我們人生中最精華的部分都在軍

中度過吧，最後我們不禁感嘆時光飛逝。

掛完電話，思緒不禁回到三十年前，我不就跟那些即將畢業的學生一樣徬徨嗎，

找出曾經被奮鬥月刊刊登過的一篇舊文，記錄了我剛畢業的那半年時間，興許能

約略回答那些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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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加乘的味道是很可觀的。

沒有人在交談，大夥都有點累，況且接

近正午了，肚子也不爭氣地在發音，也有

些人在打盹或閉目養神，新發下的鋼盔雖

然比 以前舒適，但仍然有些份量，稍微

低頭就能感受到，我抬起頭轉動轉動脖

子，再描了一下手錶看時間，大概還要

20 分鐘吧，挺挺胸往後靠向椅背，目光

卻不經意地 與對面的同袍對望，那鋼盔

下是張黝黑的臉，原住民的血源使這張臉

輪廓深刻，五官分明得有股希臘雕像的感

覺，配上經常保持鍛鍊的健美身材，腰桿

挺直且兩眼目 光如炬，我們相互點頭以

眼神示意，那是柯士官長，這十幾年的歲

月好像沒在他身上留下多少痕跡。

我不自覺地整了整服裝儀容並且坐正，

這其實是我的一個秘密習慣，他一直在測

量隊服務，我則在多年前就離開隊上擔任

幕僚了，但偶爾會在營區內巧遇，他總會

端端正正地向我行禮問好，而我則會整整

服裝儀容回禮，擦身而過後，總會開始回

想反省自己最近是否有偷懶怠惰，因為我

曾給自己立下一個目標，有一天我要讓自

己值得他心悅誠服地向我敬禮，而不只是

因為階級高於他，同時我也要自己能一點

不心虛地回禮，這樣的機緣是起自於另一

次我們眼神的對望。

民國八十二年軍校畢業時，我們有四個

同學分發到海軍，報到後再分別分發到當

時正在出任務的三個測量分隊。

很幸運地我與其中一個同學一同分到一

分隊，可以結伴前往當時正駐防在台中港

的分隊，隔日午餐後就提起還來不及打開

的行囊準 備出發，自左營火車站搭海線

平快車前往清水火車站，路程中所幸有同

學作伴聊天解悶，但要前往一個陌生的環

境工作，初任軍官的我們其實心中還是有

些忐忑不安的，不知道一分隊的人好不好

相處？我們在軍校學的技能是否足夠應付

任務需要？一連串的疑問讓我們沒法再快

樂地聊下去，倒有種荒謬的念頭浮現，真

希望這列平快車能一直開下去不要到站。

到達清水火車站時天色已暗，有點擔心

會找不到對方，走進候車室發現自己多慮

了，下車的乘客只有我們，而偌大的候車

室也只有兩個軍人，我們上前去表明了身

份，原來他們正是來接我們的分隊長與柯

上士，我們向分隊長敬禮，「歡迎你們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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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一分隊！」分隊長回禮地說。

柯上士一直保持沉默，我偷偷地打量站

在分隊長身旁的他，一個渾身散發出勇猛

剽悍氣質的軍人，我們的眼神不經意地對

望，一雙充滿自信的眼神迅速將我灼傷，

我連忙往旁避開他如炬的目光，我只是個

初出茅蘆的小少尉。

從火車站前往台中港駐地的軍車上，大

家都沉默不語，我與同學也不好主動發

話，就這樣悶悶地抵達了駐地，我們兩個

新成員被安排住同間寢室。

第二天正式開始工作，我們發現僅有一

小部份的工作是在學校內教過的，大部份

的工作必須靠在職訓練從作中學，分隊長

也要求我們務必在最短時間內進入狀況，

所以我們每天都利用提早起床與夜晚時間

到頂樓加強練習裝備操作。

這是一種無形的壓力，我與同學花大部

份時間彼此切磋練習，希望早日進入狀

況，但相對地與分隊裏的其他成員互動就

較少了，一週後，同學離開分隊上測量艦

去支援了，我必須獨自去面對這些壓力。

柯上士的室友是劉上士，他們兩個是士

官學校同期畢業的同學，卻有著迥異的個

性，劉上士個性隨和，很容易與人打成一

片，大家暱稱他「老鼠」，他也不以為意。

「老鼠」喜歡看漫畫與打電視遊樂器，

公餘時間不是埋首於書堆中就是坐在電視

前，但這並不表示他的專業技術不行，他

的技術與柯上士一樣都是很棒的。

「老鼠」是我打進這個團體的一扇窗，

他主動關心我是否需要幫忙，同時傳授我

很多工作上的訣竅，最重要的是在同學走

後他成為我談話的對象。

每天早上要出發前，柯上士與「老鼠」

會輪班依照檢查表檢查裝備，再由我復

檢後出發，以避免漏帶裝備，輪到柯上士

當班時，他總會向我敬禮後再將檢查表交

給我，一切行禮如儀，沒有多餘的話，但

你可以讀出他的眼神好像有點說不上的感

覺，他總是與軍官保持一定的距離。

我很困惑地與「老鼠」談到這個感覺，

「老鼠」暫時放下漫畫書說：「少尉！

我同學就是這個樣子，你別怪他，他只是

自我要求很高，也希望別人都跟他一樣罷

了」，走出「老鼠」的寢室，我自動地拿

出裝備到頂樓加強練習。

幾週後，我已經可以獨力作完所有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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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項目，這些是士官都會的項目，而對士

官不會的資料處理部份我也都熟練了，漸

漸的，我發現柯上士在交檢查表給我時的

眼神有點改變了，只是他的話還是不多。

我不再是分隊的負擔了，我已成為分隊

戰力的一環，自信心也慢慢地建立起來，

但海測時遇上風浪不好產生的暈船卻仍然

打擊了我。

幾次海上測量遇上不好的風浪，有很多

人都吐了，但我仍沒有暈船的感覺，誤以

為自己天生不會受暈船之苦。

那次的風浪極差，測量小艇搖晃劇烈，

人在艇上不斷地被拋起丟下，這種搖法

據說是最容易破功的，幾乎所有人都有感

覺，不是正在吐，就是閉目趴在桌上，當

時我正在值班操作儀器，也有些暈船的感

覺，只是忍住那關鍵的一口沒發出來而

已，好不容易撐到交班，只想爬下樓梯到

住艙床上躺著，沒想到走到樓梯口時，一

個大浪打來，我就直接從一層樓高的樓梯

滾下去，躺在住艙的地板上。

我沒有力氣起來或叫人，或許叫人也沒

用，因為大家都在暈船，就這樣不知道

在地板上躺了多久，有個人將我從地板上

扶起來，還幫我在床上躺好，我看了他一

眼，那眼神我認得，沒錯，是柯上士。

台中港的測量任務完成了，最後一關就

是要通過驗收。

驗收的方式是實際測量一段成果與已經

完成的成果比較，驗收官指名要新進的測

量官負責，順便可以考核我是否合格，由

於平日的練習與經驗，很快的就將資料處

理完畢，當驗收官宣布通過驗收時，柯上

士與「老鼠」不約而同地望向我，我也嘗

試回給他們一個自認為目光如炬的眼神。

任務完成回到左營已是秋季，東北季風

開始增強，適合海上測量的天氣越來越

難得了，其他兩個分隊也都回來了，局本

部辦了一個測量比賽，項目包括陸上及海

上測量項目，比速度也比精準度，由各分

隊的測量官領導士官兵參賽，所以也比團

隊默契，經過抽籤決定一分隊由我帶隊參

賽，雖然我是三個參賽軍官中最資淺的，

但我有自信，也信任柯上士與「老鼠」以

及他們所帶領的士兵，我們會盡全力爭取

佳績。

比賽當天的天氣很好，我們很認真地參

賽，在速度上都領先其他兩個分隊，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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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結果還要等到評審團檢查完精度才能確

定，終於，評審宣布了優勝單位：「一分

隊」，大家興奮地跳起來，「老鼠」高興

地握住我的手，柯上士給了我一個微笑的

眼神，我讀的出來是肯定，我們終於辦到

了。

我回到分隊的裝備庫房，想看看士兵們

收拾整理裝備的狀況，才踏進庫房，就聽

到裏面鬧轟轟的，「少尉！我們贏了！我

們贏了」士兵們激動地大叫，我加入他們

圍坐在裝備攜行箱上的談話行列，一支煙

遞到我面前，另一個兵準備替我點火，我

遲疑了一會兒，因為我沒有吸煙的習慣，

但我不忍拒絕他們，當時在軍中，敬煙的

行為是有點認同或尊敬的意涵在裏面的，

就這樣我抽了我生平第一支也是至今唯一

的煙，視線不自覺地隨著裊裊上昇的煙拉

高，再拉回水平時，我看見一雙雙閃著光

芒的年輕眼神望著我，我再次嘗試回給他

們一個自認為目光如炬的眼神，這情景至

今難忘。

最近在讀艾德格 . 普伊爾所著「為將之

道（American Generalship）」（陳勁甫

譯），這是一本探討領導統御的專書。

艾氏在書中訪談自二次大戰以降多位優

秀成功的美軍將領，包括百餘位四星上

將、千餘位准將以上的將領以及一萬多位

曾與這些將 領共事過的人士，企圖找出

「一個人如何成為軍隊的成功領導者」的

原則，最後規納出一個領導的重點：風格

代 表 一 切（Character is Everything），

受訪的將領雖對風格各有詮釋，但大體可

以視為領導人品德與特色的綜合，而形成

風格的特質則被規納成書中的各章節，其

中第六章「明哲導師：指導、咨商、忠告、

教導和開門」特別引發我的興趣。

這些將領在他們的軍旅生涯中有個共同

點，就是都有一位可以學習的典範，他會

適 時提供指導、咨商、忠告、教導，甚

至是開門的機會，亦即提供有助於專業上

的派職，並非營取肥缺，這種獨特的關係

不是狹隘得像我們中國人所說的結黨營私

或是搞派系小團體，也不是外國人所說的

那種教父關係（sponsorship），書中稱

為 明 哲 導 師（mentorship）， 我 個 人 認

為非常貼切。

這些獨特的角色通常會是高階軍官，但

前美軍聯席會議主席夏利卡希維里將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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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哲導師卻是一位中士。

夏利卡希維里將軍開始回憶：「在我起

步時，我只想成為最好的少尉，我不擔心

成為上尉或少校，事實上，在我整個軍旅

生涯中，我非常努力試著不去想將來會成

為什麼，而是集中精神在任何時候成為同

階中最好的。初次任官時我被派到阿拉斯

加，葛瑞斯（Grice）是我排裏的中士，

他竭盡所能使我成為最佳的排長。」

夏利卡希維里將軍繼續說下去：「葛瑞

斯中士有次在早上進到辦公室告訴我：

『長官，我已經依照你的命令準備好了雨

衣的檢查。』我當時的表情一定很驚訝，

但葛瑞斯中士會私底下找時間向我說明如

何進行一個檢查與檢查項目，第二天，他

可能又以另一件事讓我驚奇，但每一件事

都是設計來使我成為一個最佳的排長，他

就是一個如此精彩的人物，他教導我應對

屬下關心些什麼，從他身上，我學到瞭解

所有工作詳情的重要性，我學到了當你走

進列子裏，如果你對某問題的答案不比士

兵好，士兵們會看穿你，這些道理對一個

排長或排裡的中士甚至是一位四星上將而

言都是真實適用的」。

夏利卡希維里將軍向年輕軍官們忠告

說：「假如 有一件事情是我期待你們都

去作，那就是找一位葛瑞斯中士去教導你

們有關士兵、有關領導者、有關責任和一

起當軍人的喜悅，不是每個人都像我一樣

有福氣，不是每個人都能找到他的葛瑞斯

中士。許多人找不到，不是因為他不在那

裏，只是因為他們不知不覺以及愚蠢地把

他推開了。別那麼做，去尋找你的葛瑞斯

中士，士官有很多事情可以教導我們。」

夏利卡希維里將軍的回憶十分精采，他

找到了他的葛瑞斯中士，我比他幸運的是

我找到了兩個葛瑞斯中士，教導我有關士

兵、有關領導者、有關責任和一起當軍人

的喜悅，當危機來臨時，我非常樂意與我

一同面對困境的是他們二位。

朋友！無論你現在正在從事何種工作，

祝福你也能 從工作中找到自己的葛瑞斯

中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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